 一陌流年
——记《十年一品温如言》

谁是谁非，不过呵呵一笑。十年含烟，梦醒时，揉揉眼睛，哪个曾经温如言。

江南四月烟雨蒙，落花时节与君逢。乌镇，一个小小的角落，有一个小小的阿衡。阿衡本姓温，却在襁褓之中时便被人送到离皇城千百里远的江南，寄养的人家姓云，她便也随了云姓。她的弟弟云在，是个小药罐子，自小身体便不好，阿衡大了他两岁，渐渐便有了“长姐如母”的习惯，非将在在的一切妥帖打理了，才会想到自己。
谁知一切来得太快，颠覆的太快。从麻雀到凤凰，不过一夕。她离开镇上时，人们不解，好歹这片土地生她养她十数年，怎么有了生父母便弃了养父母呢。可彼时，阿衡无暇顾及这流言蜚语，她正望着车窗外极力克制想吐的欲望，以免脏了那名贵的车。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沉沉的脑袋终于清醒，车门缓缓打开，白皙的指节带着阳光的气息，接受她的到来。

    面前是一个挺拔高挑长着深深酒窝的少年，是她的亲哥哥，温思菀。她轻轻抬头，认真地对上他的眼睛，而后察觉到什么一般狼狈地转开视线低下头去。思莞以为她是害羞，不以为意，接过她的行李箱，转身向家中走去。阿衡饶是从小地方长大，本性稚拙，却也有着几分敏锐，思莞眼中那么清晰的排斥，那么深的芥蒂，除了尴尬地忽视，她别无选择。

她跟在思莞的身后，好奇地打探这与江南截然不同的风景，却未料丢了思莞。她倒也不慌不忙，知晓思莞发现她不见定会来寻她，慢悠悠地沿着树后的白色建筑，信步漫走。她抬起面庞，顺着树隙，看到了一扇被阳光渲染成金色的窗户。那抹躲在白色窗纱后的隐约剪影，是她逃不过的宿命的恩赐。十六岁这年，温衡终究遇上了言希。
阿衡想过见到至亲的无数种场景，不外乎鼻酸流泪亦或是尴尬生疏。但无论哪一种，都没有眼前的场景实在，真实之所以称之为真实，是因为它否定了所有假设。那个神态威严的老人的眼神，让她突然觉得无所遁形。他沉吟着说，他曾给她取过一个名字唤作思尔，只是现在被人占了，以后，便叫温衡吧。她正疑惑，却见思莞的手紧紧握着，青筋清晰可见。
她走进那间属于她的房间，精致而温馨的设计，处处透露出生活的气息，仿佛是属于别人的隐私空间。不知所措地一低头，看到数个憨态可掬的稻草娃娃，有头发花白的威严的爷爷，有笑眼弯弯的和蔼的奶奶，有穿着海军服的神气的爸爸，有梳着发髻的温柔的妈妈，有眼睛大大酒窝深深的哥哥，那些手足无措奇异般放松了。然而就在她伸手触摸它们的时候，——“不要碰尔尔的东西！”眼前女子那与她如出一辙的远山眉，竟让她霎时鼻酸。她看着她走到自己身旁，蹲下身捡起地上的娃娃，然后站起身来，转身越走越远。无视，原来比抛弃更残忍。
爷爷将她安排进了与思莞一样的西林就读，班上的同学见她平日里只穿校服，一口带着吴侬口音不甚流利的普通话，便从不将她当成一回事，甚至因为思莞将晕血的她送到医务室而针锋相对。
她举步维艰，与这温家格格不入，与这遍是权贵的西林三班格格不入，与这人生地不熟的首都格格不入。她多想要认真地活着，像样地活着。慢慢地付出，慢慢地得到付出。这是一种野心，一种战战兢兢的野心。
所幸，还有言希。那个带她逃离雪夜苏东的言希，那个在她徘徊迷茫的时候带她回乌镇的言希，那个承诺她养父许她一世长安的言希，那个在凌晨的火车上摇醒她祝她生日快乐的言希，那个为她炸毛帮她在西林立足的言希……
所幸，还有温安国。那个用疼爱温柔的眼神望着她的爸爸，那个纯粹温厚给她沉甸甸归属感的爸爸，那个让她相信一种名叫血缘亲情的信仰的爸爸，那个淡化了她与温家格格不入的爸爸，那个第一个毫无保留接纳她的温家人……
于是，她为他做他最爱的排骨，红烧排骨清炖排骨冬瓜排骨粉蒸排骨；于是，她宠他到骨子里，以致他有了拿着鞭炮就敢炸飞机的勇气：于是，她亦为他的兄弟掏心掏肺，诚恳待人实在无可挑剔。
于是，她为他努力融入温家，不想让他夹在中间不好受；于是，她为他学作小女儿姿态，不想让他为她担心；于是，她接受他的安排离开言希，在江南安身。
可是，要离开的人是言希啊。
为了他，从不跟长辈顶嘴的阿衡向林若梅说出“你以为自己是谁？不要说是一个林若梅，就是一百个，一千个，能换我言希平安喜乐，何乐不为”；为了他，她走遍皇城每一个角落只为寻找“丢了家”的他；为了他，她抛开曾经最幻想的平淡如水的生活，只为与他携手与共；为了他，她甚至对威严的爷爷留下一封离家书……
为了她，他带走门牌号只为守住有她的“家”；为了她，他徒手握着仙人球向她扔去只为“伤害”她而远离他；为了她，他努力打败他的第二人格以真正的他的面目回到他身边；为了她，他在严寒季节拍摄外景只为赚钱学习如何绾发；为了她，他不惜包下另外半个场地为她庆生只为告诉温家温衡的存在……
这该如何放弃呢，对阿衡来说，顾飞白再好，再合爸爸的心意，再近乎曾经平淡一生的梦想，终究，比言希晚。那身白大褂终究比不过那身白西装，比不过那架白钢琴，比不过那首《My Prayer》。

这该如何放弃呢，对言希来说，楚云再好，再不同于温衡，再像自己应该爱的女子，终究，比温衡晚。那样的美丽肆意娇羞动人终究比不过这平凡温和淡然柔软的存在，比不过那碗排骨面，比不过那远山眉。

那个姑娘终究是哭得像个小花猫般回到他的怀抱中了。他抱着她，稀释了心底所有的凄凉和空虚，再也无法放手。对于彼此来说，他们都是对方的不可割舍，只有在对方身旁时，才会完整。
可是，命运终究不肯就这么放过他们。他掣肘于他最看重的兄弟，她却以为他放不下别人口中的最爱。于是她飞往法国，于是她放他自由。而在他错过她的等待之后，在他结束了兄弟的危难之后，他毅然决然逃离这片土地上的桎梏，向远方飞去，向她飞去。
他的脚因为一场车祸而不灵便，她便背着他在法国的雪夜里走了一整个冬季；他的听力因为一场爆炸而日趋衰落，她便鼓起莫大的勇气指出整个科研所努力奋斗的研究的错误只为能开展关于耳疾的新的研究……从不信上帝的他说，感谢上帝，赐予他这样一个爱逾生命的女子。

上帝终究卑怜了他和她的所有努力，给予了他们在一起的机会。
这是一段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呢，对于整段人生来说，十年是不短的八分之一，而对于青春来说，十年是一整段青春呢。
我想，从这段十年中我学会了如何去坚持，如何去等待，如何去陪伴。
有些事情即使你觉得我固执得无理取闹，但是我还是坚持。无关盲目，也无关执拗。人生需要一些坚持，需要一些自信，需要一些固守。何必在意那么多别人的目光。

谁能许我佛桑花期不弃亦不离，直到归去；谁能许我长乐安宁无忧亦无惧，梦一世欢喜。生命中越珍贵的东西越爱迟到。我并不着急地一个人走在路上，因为我知道，总会有一个人，会沿着我走过的路，循着我留下的痕迹，追赶上我的脚步，陪我细水长流。
这个世界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总有这样一个人，即使不说话，站在身旁，所有的困难也都是可以渡过的。无论这个someone是谁，他的陪伴都是一种无言的力量，无论这段sometime多长，这段时光都无法令人忘怀。而这段镌刻在心底的记忆，仿若在对自己说，因为我曾单枪匹马走过太多荆棘路，所以格外珍惜如今有你相伴的每一步，也因为我曾快乐无忧一路温暖如故 所以格外希望如今能给你我手心的温度。
这一生，最无法预见的，就是遇见。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何不在追求着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同时，不卑不亢地一边失去一边寻找。沿途的美丽，只有走过才会知晓。
